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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泥沙减少——

一河清水向东流

时令已至盛夏，历来是黄河含沙量最
高的季节，沿黄各省 （区） 却纷纷传来

“黄河清”的消息——
青海贵德，黄河水碧波荡漾，拥绕丹

霞地貌，流入天际；内蒙古乌海，黄河两
岸水草丰美，花香扑鼻；河南小浪底，群
山万壑之中，波光粼粼，小船游弋；山东
济南，绿水绕城，百羽翔集……

控制着黄河九成径流量的潼关水文站，
掌握着大量泥沙数据。2019 年底实测，黄河
每立方米含沙量只有 0.66 千克。一吨水里
一斤沙，捞一杯上来，几乎看不到沙子。再把
时间维度拉长一个世纪，1919—1959 年，潼
关站年平均输沙量为 16 亿吨。而最近十
年，这一数据仅为2亿出头。

黄河水越来越清，意味着什么？
把“黄河清”视为毕生梦想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朱显谟认为：治理黄河，根本在
于遏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现沙退水清。

黄河清，谈何易？
黄河流域大约 70%的地方为黄土高原。

严重的水土流失，将黄河两岸碎裂成千沟
万壑，失血的土地广种薄收，以致大部分
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

“曾经这里荒滩连片，狂风夹着尘沙，
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平日里缺水，暴雨
时又来山洪。”王利军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水利局水保室主任，20 多
年的“水保”工作，让他见证了黄河治理
的变迁。

达拉特旗位于黄河中游南岸，境内有
10 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俗称“十大孔
兑”，由南向北纵贯库布其沙漠，每年向黄
河输沙 2711 万吨。水土大量流失，人也被
迫迁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末，
旗里约 30 万亩农田因积沙过厚而弃耕，31
个村庄因土地沙化而迁移。

黄河为害，下游尤烈。自桃花峪以
东，横贯华北平原的下游河道，农业灌
溉、日常生活，吃的都是黄河水，但黄河
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的27%，泥沙淤
积带来的改道、断流等问题，让用水更加
捉襟见肘。

实际上，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
沙”，中国历史上先贤都曾为治理黄河呕心沥
血。但是，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黄河两岸的水
土流失问题一直无法根治，“黄河清”的难题，
也在一代代治河人的遗恨中留给我们破解。

保持水土——

春风又绿黄河岸

甘肃境内的黄河庆阳段，位于中上游
多沙区。上世纪 80 年代，这里每年向黄河
输沙1.684亿吨，占入黄泥沙总量的1/10。

大片消失的植被，是水土流失的主
因。绵延在庆阳东部的子午岭林区，是黄
土高原中部地带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
态屏障。然而，伴随着屡禁不止的伐木行
为以及石油资源开发等因素，子午岭的森
林开始大面积萎缩，南北两端都成了光山
秃岭，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治理子午岭，已到了刻不容缓、势在
必行的时候。

宋建邦是子午岭中段太白林场韩家庄
森林资源管护站的护林员。每天吃过早
饭，他就会骑上摩托车，带上两大壶水和
一袋干粮，一头扎进林海，直到下午三四
点钟才出山。

上世纪 60 年代，宋建邦的父母从河南
支边来到林场。他们本是来“上山伐木支
持国家建设”的，没想到，后来国家生态
保护政策提出要向大山“还债”，两人就在
子午岭栽了20多年的树。

在宋建邦的记忆里，跟着父母种树是
件“苦差事”：树苗要在山下培育两三年，
幼苗不易成活，移栽时须先把树根沾上泥
浆，绑好了再运走。“那时候全靠人背，一
步一个脚印，才能把树苗运上山。”

1998 年，宋建邦退伍回乡，准备接父
母的班。

有人劝他：“种树这活儿，‘麻达’（麻
烦） 得很，干嘛受这个罪？”

宋建邦回答，他舍不得这片林。
“你看这山上的树都是我的父辈们栽

的，年龄都和我一样大，谁要是砍一棵
树、挖一株花，我都心疼得不行，可得看
好了。”宋建邦说。

正是一个个“宋建邦”，撑起了子午岭
的生态大局——2013 年，庆阳市定下一个
新目标：用7年时间，“再造一个子午岭！”

这意味着，需要在荒山荒地每年造林

100万亩！
如今，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截至

2020年初，庆阳已造林620多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了 9.2 个百分点。预计到今年年
底，“再造一个子午岭”的任务将全部完
成。植被的恢复保持了水土，入黄泥沙也
大幅减少。据统计，2019 年底，当地年入
黄泥沙量减少6997万吨，降幅超过40%。

子午岭的生态恢复，是黄河流域植树
造林，保持水土的缩影。据统计，黄土高
原植被覆盖率，已从 1999 年的 32%，提升
至 2018 年的 63%，一道坚实的“绿色长
城”已然成形。

科学综治——

奏响黄河大合唱

保持水土是个科学问题。打坝拦沙
还是种树蓄沙，以及能不能种树，种什
么树合适，都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依靠
科学支撑。

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始建于 1953
年，隶属于黄委绥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
站，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植被研究。

“这片水泥板隔开的单元是37个径流小
区，地皮由人工修整过。”绥德水土保持科
学试验站试验场副场长崔乐乐，指着高坡
上的试验田说，水保人员会给每个小区种
上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不同作物，再
结合各小区的坡度、土质等情况，长期观
测，以此得出水土保持的最优方案。

数十年如一日，水保园建成了陕北第一块
山地果园、第一片人工梯田，也是第一个引进
林业新品种、牧草新品种的单位。通过科学
研究，“让荒山穿上了绿衣，让黄河水更清”。

除了造林，修建淤地坝、梯田等工程
措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拦住泥沙，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近6万
“拦沙卫士”功不可没。这就是被称为“沟
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的淤地坝。

榆林市淤地坝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屈
蒲生，从 1995 年开始，就在淤地坝建设一
线工作了。谈及新中国淤地坝的建设历
程，屈蒲生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我
们就开始了淤地坝的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
工作，到了 60 年代，陕北已开始大量建
设。如今，黄土高原上已经建成了5.9万多

座淤地坝。”
一座座淤地坝，让入黄泥沙量大减。

据测算，大型淤地坝，每淤一亩坝地可拦
泥沙8720吨。

科学治黄，非一时一地可以成功。保
障“一河清水向东流”，需要黄河流域上、
中、下游一体谋划，协同推进。

——上游涵养水源，修复生态。
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

施，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三江源区水
源涵养量年均增幅达 6%以上，草地植被覆
盖度达77%。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治理
成效显著，黄河玛曲段水量补给大增，年
均径流量10年间增加18.6%。

——中游保持水土，治理污染。
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明显增强，实

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库布齐沙
漠植被覆盖率达到 53%；加快治理支流污
染，今年1月—6月，汾河流域13个国考断
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累月及单月水质
均创历年同期最优。

——下游恢复湿地，提升生物多样性。
河口湿地面积逐年回升，黄河三角洲

水面面积达到5.9万公顷；生物多样性明显
增加，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野
生动物达到1627种，其中鸟类368种。

“经过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实现年均
减少入黄泥沙 4.35亿吨。”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土保持局副局长刘正杰说，64万平方千米
黄土高原中，45.5万平方千米属于水土流失
区，如今，已有22万多平方千米得到治理。

科学综治，也让黄河水质有了很大改
善。生态环境部统计，今年1月到3月，黄
河优质水质 （一、三类） 比例达到78%，同
比增长6.5%。

水利万物——

造就人民“幸福河”

黄河流域，既是国家的生态屏障，也
是重要的经济地带。水土保持与经济发展
之间，能不能找出一个最佳结合点？经过
多年探索，沿黄人民开
始给出答案。

“ 人 不 能 被 沙 赶 着
走！”这些年，达拉特旗
实施了砒砂岩沙棘生态

减沙工程等项目，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面积250万亩。

“现在，黄河水越来越清，山越来越
绿，老百姓不再受迁徙之苦，像沙棘树一
样稳稳地扎了根。”王利军说，现在旗里大
部分农牧民家里能养 100 多只羊和几头猪，
玉米一年收成约1万斤，平均一户人家年收
入近10万元。

像达拉特旗一样，沿黄各地不少老百
姓都吃上了黄河这碗“生态饭”。

本地人都知道，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
省吕梁市岚县界河口镇一带曾经“十山九
秃头，洪水遍地流”，如今这里满目都是苍
翠欲滴的小油松。

“咱这儿的山，地软土薄，大雨一冲庄
稼就全泡汤了。”贾引明是镇里的贫困户，
几年前，听说政府组建了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抱着试一把的心态就加入了。没想
到，近两个月就能收入 6000 元，自己也摇
身一变，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林得财”。

沙少了，水清了，还带动了水产养殖
业的发展。

河南人周德勇，2012 年在陕西省大荔
县的黄河滩流转了 1200 亩鱼塘。不想，鱼
苗受不了这片“连草也不长”的盐碱滩，
投放下去没多久，就翻了白肚皮。

要不是看到政府大刀阔斧地改善水
质，周德勇差点就放弃了。事实证明，坚
持下来是对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黄河滩里的盐分比例也更加合理。

“这些年，黄河滩的水质越来越好，鱼
的品质也跟着提升。”周德勇说，他的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也从最初只有鲤鱼，
增添了草鱼、鮰鱼等，明年还计划增加对
水质要求更高的鲈鱼。

目前，水产养殖已成为大荔县的特色
产业——全县渔业总人口 4000 余人，每年
产出水产2.5万吨，人均年收入1.6万元。

一河清水养一方人。放眼整个黄河流
域，好消息接踵而至：截至 2019 年 9 月，
2014 年以来沿黄河 9 省区已经有 1547 万人
摆脱贫困！

“黄河斗水，泥居其七。”
治黄难，难在治沙。

因此，治黄必先治沙。这个
道理，古人不是不明白。但历史
上，黄河真正变清过吗？没有。

在民生凋敝的旧中国，为
了生存，人们只能向自然无限
制的索取，遑论生态修复？！而

“一盘散沙”的政治格局，带来
的是“以邻为壑”。所以，人们
只能在“黄河清”的梦想中空
留一腔遗恨。

历史的难题交到了新中国
手中。经过 70 多年的水土保持，
入黄泥沙年均减少逾4亿吨，“黄
河清”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为什么只有新中国能让黄
河变清？

究其原因，首先，我们有
一个伟大的治河工程师——那
就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
伊始，党就领导编制了黄河治
理开发综合规划。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没有党系统谋划、集中领导，没
有党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就不可能实现“绿
进沙退水清”的治理奇迹。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治河英雄，那就是人民
群众。从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到现在
智能化、机械化作业，亿万中国民众像一棵棵
倔强的沙棘，扎根在黄土高原，谱写出一曲曲

“绿色”的颂歌。
鉴古而知今，临黄河而知中国。切实做到

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盘棋”统
筹各省区——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是难以想象
的。一桩桩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发扬制度优势，大地
将更加葱茏，母亲河将清水汤汤……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
天涯。”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造成水土流
失，这给了黄河两副面孔——既是哺育

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又是制造贫穷
苦难的“灾害河”。

黄河清，锁住苍龙济苍生。变害为
利，成了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

这个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泥
沙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改善，让黄河水
越来越清，一曲新时代的“黄河大合
唱”，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越发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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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的夕阳下的黄河乾坤湾景色摄的夕阳下的黄河乾坤湾景色。。

薛薛 俊俊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四
川
省
阿
坝
县
曼
扎
塘
湿
地
是
黄
河
水
系
源

头
涵
养
地
高
原
湿
地
，
有
十
分
丰
富
完
整
的
高
原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

刘
国
兴
摄
（
人
民
视
觉
）

▲▲

甘
肃
省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是
黄
河
重
要
水
源
补
给
生
态
功
能
区

甘
肃
省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是
黄
河
重
要
水
源
补
给
生
态
功
能
区
。。

近
年
来

近
年
来
，，
甘
肃
通
过
实
施
水
源
涵
养
区
保
护

甘
肃
通
过
实
施
水
源
涵
养
区
保
护
、、
荒
漠
化
治
理

荒
漠
化
治
理
、、
退
耕
还
林

退
耕
还
林

等
举
措

等
举
措
，，
使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使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

新
华
社
记
者

新
华
社
记
者

吴吴

刚刚
摄摄

播下片片绿播下片片绿 涵养涓涓流涵养涓涓流

母 亲 河 换 了“ 容 颜 ”
本报记者 卢泽华 张 枨 李 栋 高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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